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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未央天》 
 

場次表 

第一場 

第二場 

第三場 

第四場 

第五場 

第六場 

人物表 

馬義       米進圖忠僕          老生 

馬幼蘭     馬義女兒            青衣 

米進圖     馬義主人            小生 

褚無良     秣陵縣令            丑 

聞朗       健康刺史          淨 

縣衙役 

刀斧手 

八校尉 

二更夫 

二官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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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幕     
※ 「將軍令」序幕曲。 
※ 兩更夫報更上。 
【內白】啊哈！ 
更夫甲：為人莫打更， 
更夫乙：打更受苦辛。 
更夫甲：看人做美夢， 
更夫乙：咱倆把街巡。 
更夫甲：見多又識廣， 
更夫乙：事事看得真。 
更夫甲：閒來好議論， 

縣裡不太平。 
更夫乙：怎麼啦？ 
更夫甲：你沒聽說米進圖那一家子的事兒嗎？他哥哥死啦！他嫂子陶氏不守婦

道，姦夫淫婦，還跟這小叔子成天吵個沒完沒了！我看哪，一準兒要出

事！ 
更夫乙：是嗎？他嫂子跟誰？ 
更夫甲：他嫂子跟……【動嘴形，不出聲】 
更夫乙：嘿！你瞧！這誰聽得見呀？ 
更夫甲：你不就問那個相好是誰吧？ 
更夫乙：【謹慎的點點頭】 
更夫甲：據我的「地下情報」所知，好像是他家的鄰居侯花嘴！ 
更夫乙：喲！是他呀！尖嘴猴腮的！不是個良善之輩呀！ 
更夫甲：所以我說嘛！弄不好就要出事！ 
更夫乙：這可怎麼辦？你給拿個主意？ 
更夫甲：對！我是得拿個主意！嗨！這干我甚麼事兒啊？打更去！少廢話了！ 
更夫乙：打更囉！【兩更夫打更下場。】  
 
 
空間：荒郊 
人物：米進圖、馬義、眾衙役、二差官。 
※ 進音樂，低緩哀傷，米進圖在米進新的墳前，舉香致祭。 
 
米進圖：咳！兄長呀！【哭介】（唱） 
        馨香三柱祭亡靈， 
        家道中落好傷情。 
    寡嫂不仁生嫌隙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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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反目成仇怨懟深。 
    望兄長黃泉下家門庇蔭，兄長呀！ 
    免得我度日艱憂心如焚。 
馬  義：（內白）走哇！ 
馬  義：哎呀東人哪！大事不好了！ 
米進圖：何事驚慌？ 
馬  義：不知何人，將大主母殺死，又將人頭割下，棄屍在東人的門首！ 
米進圖：喔！有這等事？這這這是從何說起？ 
馬  義：東人哪！（唱） 
        家遭變故驚雷震， 
        無頭女屍躺前門。 
        眾鄰人一個個紛紛議論， 
        都道是二東人姦殺寡嫂逆人倫。 
        聞此言不由我心中忿恨， 
        無恥的造謠人是何居心。 
米進圖：哎呀馬義呀！自我兄長去世之後，我家嫂嫂便與鄰舍侯花嘴，舉止曖昧，

一日我見他二人，眉來眼去，十分不雅，我便說了一句重話，要我嫂嫂，

謹守婦道，須知「寡婦門前多是非」，那侯花嘴欺我一介書生，肆無忌

憚，我氣他不過，將他怒斥一番。定是他懷恨在心，做出此事，陷害與

我，也未可知？ 
馬  義：依老奴看來，這樁事兒，恐怕要將東人牽連在內了！ 
米進圖：【害怕】哎呀馬義呀！你我雖為主僕，情同手足，我家遭此變故，全賴

你…、你、你、你大義相助，救我脫出困境了！【哭跪】 
        （唱） 
        躬身施禮心似油滾， 
        遭誣陷要靠你把清白申。 
馬  義：東人哪！（唱二六） 

為人忠義是根本， 
何況你我主僕情深。 
秣陵縣用酷刑聞名遠近， 
這官司進衙門是非難分。 
勸東人速避禍他鄉遠奔， 

        （白）東人！隨我來！這裡來！快走！快走！（身段逃走） 
       【眾衙役追上，將米進圖捉住】 
差  官：米進圖你跑不了啦！拿下！帶走！ 
米進圖：哎呀！【身段】列位上差，你們抓錯了人吧？ 
衙  役：【兇狠狀】少廢話！現有縣太爺拘票在此，這一行行硃筆標得明白，你

被告因姦不從，殺死寡嫂，並將人頭割下，藏匿避罪，這樁無頭公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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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罪非輕，有話上堂見了縣太爺再說！ 
馬  義：二位差爺！我家東人是個讀書明理之人，他他他焉能做出此事？ 
衙  役：他沒殺人，能叫人告下了嗎？ 
馬  義：但不知是何人出首遞狀？ 
衙  役：你們的鄰居侯花嘴呀！ 
米進圖：【吃驚】喔！侯花嘴！ 
馬  義：東人！果然事出有因！ 
米進圖：哎呀！冤枉呀冤枉！這是從何說起？ 
衙  役：少廢話了！有話公堂上去說！帶走！【眾人身段下】 
馬  義：東……人！ 【馬義驚呼，身段下場。】 
 
 

第一場    馬義之忠 
空間：縣衙大堂、大街、荒野亂葬崗。 
人物：二更夫、褚無良、米進圖、馬義、眾衙役。 
 
※ 二更夫敲鑼擊更鼓上。 
 
更夫甲：你瞧！說出事，一準出事！ 
更夫乙：這我就不明白了？看那米進圖，一個文弱的書生，不像是做這種事的人

呀？可原告侯花嘴既然勾搭上陶氏，更不會把陶氏殺死呀？這到底是怎

麼回事呀？ 
更夫甲：【一副嚴肅的表情】我看…這件事恐怕不簡單哪！  
更夫乙：這下可有好戲看了！ 
更夫甲：咱們就往下看吧！ 
 
 
※ 秣陵縣公堂，眾衙役扛著各種刑具，諸如「站籠」、「械枷」（手銬腳鐐之類）、 
「拶指」、「棍杖」等各種刑具，如狼似虎狀站堂。 

※ 場面起陰森鼓聲，營造酷吏審案的氣氛。 
內白：老爺升堂了！ 
褚無良：（散板） 

        三載清官秣陵縣， 
       （流水） 
        黑面閻王威名傳。 
        為官之道鐵腕展， 
        違法亂紀不貸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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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若有那作奸犯科把刑案犯， 
        是板子打來拶子鐕，酷刑伺候五毒全。 
        從重量刑人人怕， 
        我叫那、雞鳴狗盜、聞風喪膽、遍體生寒。 
        來來來將人犯高聲傳喚， 
        高懸秦鏡我辦起案來智謀周全。 

※ 兩衙役將米進圖惡狠狀押上公堂。 
米進圖：【高呼】冤枉！ 
褚無良：嘟！膽大米進圖！犯下姦淫寡嫂，毀屍滅跡的逆倫大罪，還不給我從實

招來！ 
米進圖：請問太爺，你道我姦殺寡嫂，有何憑證？ 
褚無良：你的高鄰侯花嘴指證！ 
米進圖：他指證何來？ 
褚無良：是他言道，你與他家僅一牆之隔，日前聽得寡嫂陶氏大罵你禽獸不如，

隔了一夜，只聽得鄰居喊叫，見那陶氏已被殺死，躺臥在血泊之中，人

頭不知去向。你與寡嫂，孤男寡女，共處一室，這瓜田李下的，你怎麼

脫得了干係呢？ 
米進圖：大人豈可聽他一面之詞，自我兄長下世之後，那侯花嘴便與我家嫂嫂，

有曖昧之情，我與他二人，為了此事，爭吵起來。這樁無頭公案，定是

他二人定計，誣陷與我。 
褚無良：【拍驚堂木】胡說！侯花嘴既然與你家嫂子勾搭上了，定然也是男歡女

愛，喜歡還來不及呢！怎能將她殺死，毀屍滅跡，這能說得通嗎？ 
米進圖：你道我殺死寡嫂，砍了她的人頭，這人頭何在？ 
褚無良：是呀！我也在想，這人頭何在？嘿！是老爺審你，還是你審老爺我呀？

人是賤蟲，不打不招，來呀！給我打！ 
米進圖：【米進圖身段】太爺呀！〈唱〉惡鄰淫婦心毒狠！ 
褚無良：你住了！你說你不是兇手，可惜呀你碰上了我這個辦案的高手，你既不

是兇手，就該來到縣衙呈報我這高手，你既不敢來呈報我這高手，自然

你就是兇手，自從秣陵縣來了我這高手，就沒敢出像你這樣的兇手，你

呀甭想騙我這高手，去錯拿別人當成兇手，我也不會放了你這個兇手，

讓你變成作案的高手，這才是兇手碰上了我這高手，高手要嚴辦你這個

兇手，兇手高手，高手兇手，哎呀我的媽呀！給我往死裡打、打、打、

打死這個殺人的兇手呀！ 
米進圖：哎呀！【身段】〈快原板〉 
         進圖今日遭大冤。 
         罪案真偽難分辯， 
         閻王做官有苦難言。 
         怕只怕墮入了孽海冤山命懸一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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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不承望湛湛青天明鏡高懸。 
褚無良：嘟！不說實話，還敢誣賴本官？來呀！給我用大刑，夾起來！ 
米進圖：【身段】受刑不起，我我我願招…… 
褚無良：這不結了！你說，你殺死寡嫂，割了她的人頭，你把這人頭藏在哪啦 
米進圖：這人頭麼？！ 
褚無良：快說！我也好結案！ 
米進圖：我實實的不知也！ 
褚無良：又來了不是！這人既是你殺的，人頭怎麼不知道放那兒？明日申報此

案，無憑無據的，你要我挨罵是怎麼的？我說來呀！給我收！ 
馬  義：【身段】  
      〈白〉冤……枉！【高聲】 
褚無良：〈白〉何人喊冤？ 
眾衙役：何人喊冤？ 
馬  義：小老兒馬義！ 
眾衙役：米家僕人馬義！ 
褚無良：米家的老僕人……？【思索介】呵呵呵！有了！把米進圖暫且押下去。 

叫馬義上堂回話。 
眾衙役：馬義上堂回話！喔！【嚇堂威】 
馬  義：報！小人馬義告進！參見太爺！【跪下】 
褚無良：我來問你，你既是米家僕人，米進圖殺死你家大主母，砍下她的人頭，

藏匿在那？想必你一定清楚囉？ 
馬  義：【叫頭】啟稟太爺，我家東人乃是知書明理之人，焉能做出此事。還望

太爺詳情。 
褚無良：瞧你說的！我說馬義呀！你家主人不肯供出人頭的下落，少不得每日挨

打受刑，你怎麼忍心看他受苦呢？我這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你可願意

去辦哪？ 
馬  義：只要救出我家東人，小人死而無怨！ 
褚無良：怎麼講？ 
馬  義：死而無怨！ 

（白）好！就憑你這一句話，你家主人就有救了！只要你去找個人頭來，

那無頭女屍有了人頭，本老爺結了案，你家主人就能少受點罪，說不定

還獲得開釋，要是沒有人頭的話，我可就救不了你家主人囉？咱兩兒必

得合作，才能把他給救出來呀！ 
馬  義：【思索】想這人頭不是平常之物，叫小人我到哪裡去找呀？ 
褚無良：哎呀！你怎麼這麼死心眼！隨便去找個女的人頭來嘛！ 
馬  義：小人實實難以從命！ 
褚無良：拜託啦！你也算幫幫我的忙啦！  
馬  義：哎呀呀！難以從命哪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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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無良：給臉不要臉！限你三天，找到人頭，我就放了你家主人，如若不然，哼

哼！你就等著收屍罷！轟出去，退堂！ 
馬  義：太爺！太爺！太爺！哎呀！ 
        〈唱〉縣太爺逼我把人頭察訪。 
              三日之內送公堂。 
              他言道救東人是唯一的伎倆， 
              好叫我方寸亂失了主張。 

邁步兒來到了長街之上， 
女屍人頭何處藏？ 
長吁短歎穿街巷， 
不覺得回到了東人家房。 

    （行絃插白）我想大主母就在此處遇害，這人頭或許藏在裡面，也未可知？

待我進去，尋找尋找！嗨！那行兇之人，既將人頭割下，焉能藏在

裡面哪？ 哎呀這這這……【靈機一動】喔！有了！ 
      （接唱）亂葬崗無名屍無人埋葬， 
              尋一個人頭又何妨？ 
              急忙忙我把荒郊往， 

【身段圓場，速度加快，跑到亂葬上，氣喘噓噓。剛剛定神喘口氣，冷 
不防，踢到一具屍體，「吊毛」絆倒，一群烏鴉又從頭頂上盤旋而過，傳 
來陣陣烏鴉叫聲，馬義驚嚇不已。】 
呀！（接唱）只見那、荊棘叢、落葉黃、荻蘆衰草、屍骸橫陳遍山崗。 

看寒鴉盤頂聲聲啾嚷， 
迴風動地透心涼。 

            野死不葬惡犬搶， 
            骸支骨散聚蠅忙。 
            尋不著女屍頭東人難脫羅網， 
            我只得回家去再作思量。 
            汗如雨下六神喪， 
            人頭人頭你在何方？ 
            【馬義離開亂葬崗，沿途打量過往的路人。】 
            沿途行人細觀望， 
            敢待尋一個女紅妝。 
            舉刀砍死爾命喪！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【突然想起家裡的女兒，被自己的念頭驚嚇】喔！ 
      （唱）猛然間想起了家中的小姑娘。【痛苦無奈神情恍惚】 
            小姑娘呀小姑娘……， 
            我那寒門生、篷門長、嫡嫡親親嬌嬌養！ 
            願不願，借妳的人頭，將東人的冤案償？【突又回神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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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哎呀呀！撕肺腑、裂肝腸，五內俱焚心神恍， 
            無辜親女，怎把命來償？ 
            憂忡忡，怵惕惕，千思萬想， 

      進無路，退無門，心內徬徨。 
     【「滾頭子」身段下場】 
 

第二場    馬義之義 
空間：馬義家 
人物：馬幼蘭、馬義。 
 
馬幼蘭：（唱上） 
        自幼兒生寒門伶仃坷坎， 
        嘆娘親染重病早離塵寰。 
        遭大旱逢飢饉天降災難， 
        父女們相依為命苦受熬煎。 
        幸遇那米老爺面慈心善， 
        得庇佑為奴僕暖衣飽餐。 
        廚下備妥粗茶飯， 
        待等爹爹轉回還，啊，轉回還。 
馬義：走哇！【持刀，全身顫抖上】 
       想此情不由我肝腸寸斷， 
       好一似白刃鋼刀把心剜。 
       含悲淚進草堂愁腸百轉， 
馬幼蘭：【歡喜迎上來】爹爹…！ 
馬  義：喔、喔、喔……【慌亂，急忙把刀子藏起來。勉強露出一絲微笑。轉身

背對女兒拭淚。】 
馬幼蘭：【見爹爹神色恍惚不定，暗生驚疑。】呀！ 
        （接唱）見爹爹因何故惶惶不安。 
        【幼蘭親熱的向前攙扶馬義】 

（念）爹爹回來了！快快坐下，待女兒捧茶來！ 
【幼蘭剛舉步，被馬義叫住。】 

馬  義：回來！【馬義太衝動，叫聲很大，嚇住了幼蘭，也嚇住了自己。】 
馬幼蘭：【怯怯的轉回身】爹爹…何…事呀？  
馬  義：【張嘴想說話，又說不出來，揮揮手，軟弱的說到】去…吧！ 
馬幼蘭：喔…【不解，又害怕。悄悄的下場。】 
馬  義：【激動的跳起來】且住！人頭就在女兒的項上，馬義呀馬義！我來問你，

敢是不敢，怕是不怕，將她的人頭……砍了下來哇……！【拭淚，把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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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的刀子又拿在手中，看了又看，實在難以下手。】 
        （唱）鋼刀在手心悲慘， 
              刀刃藏鋒白光寒。 
              怎…怎、怎、怎忍將她的首級斷， 
              親生的女兒怎不痛憐。【米進圖：「畫外音」冤枉！冤枉！】 
              想起了我東人冤獄難辯， 
              逼上了懸崖【一鑼，舉起鋼刀。】我後退難。 
       【幼蘭捧茶，悄悄走上，走到馬義身後，見馬義手舉鋼刀，不解狀。】 
馬幼蘭：爹爹！手持鋼刀做甚麼呀？ 
馬  義：【大吃一驚，要收回也來不及，要說實話也不行，順口就說。】啊？我…

我…我要殺……雞……！【手指戶外】 
馬幼蘭：【愈發莫名其妙】殺……雞？【看】我家哪有養雞呀？ 
馬  義：這…… 
馬幼蘭：爹爹…爹爹請坐！爹爹請用茶！爹爹……爹爹，聞聽人言，我家東人無

端惹來上一樁無頭公案，想你我父女，身受二東人活命之恩，如今他遭

受冤屈，我父女焉能不管，若能救得二東人之命，爹爹有何計策，只管

講來！ 
馬  義：【叫頭】唉呀兒呀！只因二東人，缺少女屍人頭，身陷大獄，遭受酷刑，

為父公堂喊冤。太爺言道，三日之內，有了人頭，將東人釋放，若無人

頭，要將東人斬首。我也曾四處尋找，並無人頭的下落，那太爺親口對

我言講，若是有了人頭，即將我東人釋放，兒啊！為父前思後想，萬般

無奈，可否求、求、求求女兒妳的－－項上人頭！ 
【言畢馬義拿起刀就殺，幼蘭「屁股座子」，身段。】 

馬幼蘭：啊？！爹爹！（唱） 
心驚膽戰悲聲喚， 
爹爹你、你、你慢舉鋼刀聽我言。 
親生的女兒不顧念， 
取我的人頭情何堪？ 
怎不念親娘早逝無依賴， 
無娘的孩兒誰痛憐？ 
苦度時光大不易，  
撫育女兒也將那白髮添！ 
怎忍舉鋼刀將兒的頭顱斷， 
兒是你的骨肉血脈相連哪！【馬義痛心落淚，鋼刀落地。】 

馬  義：女兒呀！ 
       （唱）女兒之言如利箭， 
             萬弩齊發射心間。 
             妳和順婉轉人誇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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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妳乖巧貼心人愛憐。 
             迫不得已非我願， 
             走投無路訴無門心似油煎。 
馬幼蘭：（唱）東人無端遭橫禍，【無限委屈】 
             女兒無辜性命捐。 
             爹爹無情親女斬， 
             無奈問天天無言。 
             莫非前世結了無頭怨， 
             慘戚戚赴幽冥我淚灑黃泉。 
馬  義：（唱）滿心愧疚心頭顫， 
             老淚縱橫拭不乾。 
             恨只恨世道不平多惡險， 
             不公不義難訴冤。 
             東人遭禍受誣陷， 
             縣府的官他不查不究不問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糊裡糊塗 

將東人就入了牢監。 
馬幼蘭：（唱）自幼爹爹常教導， 
             受恩當得報湧泉。 
             爹爹捨女解危難， 
             無人侍奉在面前。 
             爹爹善良兒感佩， 
             爹爹痛苦兒辛酸。 
             為甚麼一家人無辜的遭難？ 
             賤命如草忒不堪！ 
             不如黃泉路安穩， 
             一刀畢命我也甘甜。罷！ 

【舉刀自殺】 
馬  義：【眼睜睜看女兒自殺，阻止不及，大驚。】啊！【身段】兒啊！ 

【音樂進。撫屍痛哭，朝女兒跪拜。舉刀，五更天鼓進。切光。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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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場    馬義之怒 

 
空間：縣衙大堂 
人物：二更夫、褚無良、米進圖、眾衙役、馬義。 
 
※ 兩更夫報更上。 
 
更夫甲：嗚嗚… 

【更夫甲聲調哽咽，痛哭狀。】 
更夫乙：【憂愁狀，看到更夫甲的樣子，很關心的樣子】你「樂」甚麼呀？ 
更夫甲：我哭還找不著調門兒呢！你說說！這有多慘哪！又添個冤死鬼呀！ 
更夫乙：是呀！糊裡糊塗的又添了條人命！縣老爺不去追查真兇，一個勁兒跟馬

義要人頭，馬義哪知道人頭在哪呀？ 
更夫甲：縣太爺只管人頭有沒有，不管人頭假和真，馬義給了人頭，縣太爺可會

將那米進圖給放了？ 
更夫乙：不知道！反正待會兒天一亮，縣老爺就要升堂審問此案，我看，乾脆咱

倆今兒個就甭睡了，趴在大堂前面，仔細看縣老爺是怎麼個審法！ 
更夫甲：對！現在就請大夥休息一下，然後在看太爺怎麼結案！【切光】 
 
 
※ 眾衙役、褚無良「急急風」站門上。 
 
褚無良：（念對）書生殺嫂成懸案， 

無有人頭我結案難。 
米進圖殺嫂一案，缺少人頭，難以結案。米家的僕人馬義，送

上門來，正中我的下懷。我要他去找人頭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

找著了沒有？人頭可是不容易找哇！要是找不到人頭，我這兒

可就得開天窗了，哎呀！可真急死人了！ 
馬  義：（內白）人頭到！ 
楮無良：嘿嘿！他還找著了！這麼看，薑還是老的辣呀！傳馬義上堂！ 
眾衙役：馬義上堂！ 
馬  義：【拎人頭上場，看人頭，萬分不忍，拭淚狀。上堂跪下。】  
褚無良：馬老頭！人頭找到了？ 
馬  義：這人頭麼……！找……找著了！ 
褚無良：當真找到了？ 
馬  義：【點頭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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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無良：果然找到了？ 
馬  義：【點頭】  
楮無良：來呀！將人頭打入木桶！咳！【大大的鬆了一口氣，點起水煙袋，悠閒

的抽了起來。】我說馬義呀！這回你算積了八輩子的大德了，幫了老爺

我一個大忙啦！時辰不早了，你也累了，該回去歇著去啦，老爺可不留

你吃便當了！ 
馬  義：啊太爺！如今有了人頭，可放我東人回去了吧……？ 
褚無良：你說甚麼？ 
馬  義：可放我東人回去了哇？ 
褚無良：放了他……？我要是放了他，明兒他要是再殺人，你可再給找個人頭來？ 
馬  義：太爺！明明是你應允之事呀？ 
褚無良：將殺人犯放了，我豈不成個糊塗官兒了嗎？【翻臉，行絃停。】今兒我

不但不能放他，還要將他嚴加治罪！來呀！將米進圖給我押上堂來！

【米進圖押上。】米進圖！人頭在此，證物俱全，這樁懸案，本縣早就

料到你就是兇手，可是你死鴨子嘴硬，死活不肯招出人頭下落，如今有

了人頭，懸案終於了結啦！米進圖呀米進圖！你還真得謝謝你家這位忠

心耿耿的老僕人，讓你少受多少活罪喔！ 
米進圖：【咬牙切齒】馬義！你、你、你這無義的小人！ 

【衝上去，打馬義一個耳光。】 
        〈快板〉大罵無知狗奴才， 
                陷我入罪為何來？ 
                沉冤難雪雖無奈， 
                不可玷辱我家清白。 
                寧願屈死不驚駭， 
                到如今一身汙名叫我怎赴泉台？ 
褚無良：今日兒個這樁無頭公案，辦得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想當初包公在世，

也不過如此呀！來！將米進圖定打入死牢！退堂！ 
【眾人下，留下兩名差官。】 

兩差官：馬老頭！太爺已然退堂了，你還傻愣在這幹嘛呀？ 
馬  義：【突如其來的變化，他還沒有領悟事情的真相。】怎麼！太爺退堂了？ 
兩差官：【略帶同情】退堂了！ 
馬  義：我家東人呢？ 
兩差官：打入死牢了！你也該回去了！ 
馬  義：不對呀？ 
兩差官：怎麼不對了？ 
馬  義：老爺明明說是找到人頭，將我東人釋放！莫非…？ 
兩差官：愚人哪！老爺哪是想要放你家東人哪！咱們衙門裡頭的犯人，從來就沒

有無罪開釋的前例。都是直的進來，橫的出去。這回不也這樣嗎！看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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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憐，咱哥倆告訴你吧！原先沒有人頭，是樁懸案，縣老爺無法結案，

如今有了人頭，他可就成了罪證齊全了，你沒救他，反把他給害了！ 
馬  義：你、你、你待怎講？ 
兩差官：把他給害了！ 
馬  義：哎呀！【硬僵屍倒地】 
兩差官：得！又是一條人命！馬老頭醒來！ 
馬  義：〈倒板〉五雷轟頂把我的心肺震碎呀！ 
       〈散板〉忠肝義膽化燼灰。 
               家毀人亡空盡瘁， 
               貞心一片為了誰？ 
兩差官：你為誰呀？ 
馬  義：〈接唱〉那顆人頭她她她不對…！ 
兩差官：不對？說明白點兒？ 
馬  義：〈接唱〉是我那親生女她枉把命賠！ 
兩差官：啊？【大吃一驚】這是怎麼話說的？ 
馬  義：（接唱）到如今蕭然一身無牽累， 
         （白）我要告哇！〈唱〉刺史堂前我要把冤債追。 
兩官差：【大驚】啊！馬老頭！本朝有律，凡軍民詞訟，皆須自下而上陳告，若

越級上告者，從重論罪。那聞朗大人台前，有欽賜銅板鋼釘一面，上告

者先得在釘板上滾上一滾，考驗考驗是不是誣告，即便就是真有冤枉，

一上那塊釘板哪，老命也就算玩完了。所以，直到現在，還沒人敢上那

告的！ 
馬  義：我馬義……敢哪！（滾頭子「撲燈蛾」） 

【馬義咬破手指，扯下衣襟寫狀，書寫「冤枉」兩大字】 
狗官欺民忒猖狂！ 
拼死上告刺史堂！ 
扯下衣襟書血狀啊……， 
辯他個是非公道正義彰。冤枉！ 
【馬義朝天跪拜，指天盟誓。兩差官見馬義似乎陷入瘋狂之境，兩人悄

悄溜下。馬義身段下場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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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場    馬義之死 
※ 三聲鼓響，校尉急急風站門上，御史聞朗念對上。 
 
聞  朗：柏府蘭台掌邦典， 

明鏡高懸法堂前。 
不理杯影無頭事， 
御賜釘板辯疑冤。 
下官，御史聞朗。掌管本朝律典，大堂之上，有御賜釘板一方，明辨人

間公義，校尉的！將那擊鼓之人，押了上來！ 
眾校尉：啊！【急急風打下，抓著馬義上場。馬義抖髯，身段上場。】 
        擊鼓人當面。【馬義跪】 
聞  朗：嘟！膽大刁民，本朝有律，各處軍民詞訟，除叛逆機密等項重事，許其

赴京奏告，其有鄉親全家被人殘害、及無主人命等一干情事，俱要自下

而上，若有越級告狀者，一應問罪。我來問你，所告何事？ 
馬  義：小人馬義，替主鳴冤！ 
聞  朗 ：啊？你代他人告狀，並非自己冤情，莫非戲耍本官不成！來！重責四

十。 
馬  義：且慢！啟稟大人，我家東人，遭受不白之冤，現有訴狀，大人請看。 
聞  朗：呈上來！啊？一紙冤狀，何以只寫冤枉二字？ 
馬  義：小人有下情回稟。 
聞  朗：講！ 
馬  義：大人容稟！只因我家大東人，因病而亡，日前二東人撞見大主母與鄰人

侯花嘴，有曖昧之情，將他們怒責一番，那侯花嘴懷恨在心，犯下這樁

無頭公案，誣陷我家二東人。小人前去伸冤，太爺言到，三日之內，有

了人頭，將東人釋放，若無人頭，要將東人斬首，小人遍尋不著人頭，

只好回家，與我那相依為命的女兒商議，是她深明大義，為報東人大恩，

殺身成仁，小人用她的人頭，假冒大主母，送到公堂。不想太爺，非但

不放，反將東人定肘收監，打入死牢，想那秣陵縣，一不追查真兇，二

不緝拿主謀，假冒清高，草菅人命。小人不服，只得越衙告狀，哎呀大

人哪！想大人，如日中天，燭照沈冤，還望審理，這場冤案，馬義縱然

一死，也感你的大恩大德啊！ 
聞  朗：嗯……！【護食】 

（唱）膽大馬義訴冤狀， 
      小民告官非尋常。 
      本朝有律防誣謗， 
      銅板鋼釘可敢嘗？ 
（念）馬義！聽你之言，你家主人，身受奇冤，若要本院覆審，你來看！



 15 

這有聖上御賜銅板鋼釘一方，你若敢上，本院即刻覆審此案！ 
馬  義：馬義……萬死不辭！ 
聞  朗：校尉的！將他帶了下去！【校尉抓馬義下場】香案伺候！ 

【拜神釘板，釘雞祭祀。】校尉的！將馬義押了上來！ 
〈叫頭〉蒼天哪！天！米家冤情若蒙昭雪，我馬義死不足惜了！ 
【起二更】 
【曲牌「哭批」，校尉抓住馬義，將他抬上釘板，馬義滾釘板介。死介。】 

眾校尉：馬義已死！ 
聞  朗：【驚異佩服】呀！〈唱〉 

        義僕捐軀鮮血濺， 
        其中必有覆盆冤。 
        （白）校尉的！命你等兼程趕往秣陵縣衙，阻止行刑，將一干

人犯抓來見我！ 
二校尉：遵命（下） 
聞  朗：校尉的！星夜起程，速往秣陵縣去者！ 

        【急急風打下】 
 

第五場    未央之天 
空間：刑場、驛馬道 
人物：米進圖、刀斧手、褚無良、眾衙役、聞朗、眾校尉、二更夫。 
 
※ 校尉手持公文，騎馬加鞭，快速過場下。 
米進圖：（內白）冤枉！ 
※刀斧手將米進圖五花大綁，架上。【起五更】 
褚無良：時辰一到，開刀正法！【抬頭望天，覺得奇怪。】咦？這倒怪了！都五

更天，還這麼黑燈瞎火的？這雞也沒聽見叫喚哪？這是怎麼回事兒啊？ 
二更夫：報！【驚慌狀上場】啟稟老爺，五更報過多時，天還未亮，小人不知如

何是好呀！ 
褚無良：想是初交冬至，日短夜長，多打一更又有何妨呀！總不能讓老爺我摸黑

幹活兒，這是甚麼監斬官哪？去打【想了想，覺得奇怪，但不得不說】……

六更！ 
二更夫：要是天還不亮呢？  
褚無良：報…七更！ 
二更夫：再不亮呢？ 
褚無良：八更！ 
二更夫：它總是不肯亮呢？ 
褚無良：【生氣，不耐煩。】我說你們倆兒找碴兒是不是？哪有九更天的道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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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這老天爺跟我這縣太爺過不去！少廢話，打去！ 
二更夫：是！【兩人對望一眼，無奈的敲鑼。】六更天了！【下場】 
 
※ 聞朗率校尉，飛騎過場。身段設計。 
聞  朗：（快唱） 
        今宵刻漏何偏長， 
        滿天星斗黯無光。【起七更】 
        七更已過天未亮， 
        冤情果真感上蒼？ 
        那馬義、滾釘板，豪氣千丈， 

銅板上，只落得，鮮血淋漓，淋漓鮮血他一命見閻王， 
氣沛蒼雲他勇哉無雙， 

        伸張正義我奔赴刑場。【起八更，身段下場】 
 
※ 褚無良看天色未明，顯得心煩氣躁。 
※ 二更夫上。 
二更夫：老爺見鬼了！ 
楮無良：甚麼老爺見鬼了？ 
二更夫：不是老爺見鬼，是這天見鬼了！八更已然報過多時，這天還是不亮啊！ 
褚無良：天哪！我把你這天！今兒個你這個謽鐵頭，碰上了我這個鐵頭謽，你天

不亮我就不問斬，來！給我打他個千古罕見的九更天哪！ 
二更夫：是啦！  
※校尉手拿公文，飛奔而至。 
校  尉：刀下留人！ 
校  尉：秣陵縣！朗大老爺有公文在此，著即停刑覆審。 
褚無良：迎接大人！  
※ 御史聞朗率領校尉急忙趕到，下馬。起九更天。聞朗逼視秣陵縣，兩人「推

磨」，入座。 
褚無良：卑職褚無良參見御史大人。 
校  尉：報！啟稟大人，那侯花嘴畏罪自殺，拿獲陶氏，是她供出實情，原來那

具無頭女屍乃是侯花嘴之妻，這是她二人訂下計謀，殺死侯妻，誣陷米

進圖。 
聞  朗：秣陵縣！將米進圖鬆綁！ 
莫利縣：米進圖鬆綁！搭了下去！ 
聞  朗：秣陵縣！ 
褚無良：卑職在。 
聞  朗：你可知罪？ 
褚無良：下官依律蒐證，報部行文，上司批閱，擇期處斬，按部就班，一絲不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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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  朗：哼哼哼！（冷笑）好個「按部就班，一絲不苟」！你製造冤案，罪責難

逃，回衙聽參！ 
褚無良：【拿下紗帽】卑職罷官，罪有應得，可是有一事不明，可容訴來？ 
聞  朗：講！ 
褚無良：本朝自太祖開國，為肅朝綱，更新吏治，審斷囚犯，嚴刑厲法，一時之

間，天下官員，畏懼觸犯科條，無不潔身自愛，從而嚴懲作姦犯科之人，

政風如此，四處皆然，何謂本縣專用酷刑逼供呢？ 
聞  朗：為官之道，以禮化民。 
褚無良：話雖如此，只是那馬義既然負屈陳冤，上告大人台前，何以大人也不加

審理，卻要他慘死在那釘板之上呢？ 
聞  朗：這……？【兩人對笑】哼哼哼！【定格】  
 
 
更夫甲：瞧！這位大人沒詞兒啦！這件官司，大夥兒都瞧見了，沒有縣太爺，可

就沒有米進圖的冤枉呀！ 
更夫乙：不過，聞大人要是不讓告狀人滾釘板，那馬義也死不了哇！ 
更夫甲：這話可又說回來啦！那馬義要不犯那死心眼兒，他可憐的女兒，也就不

會白送一條小命哇！ 
更夫乙：我瞧，這可是「聾子打翻啞巴的油」，說不清楚囉！ 
更夫甲：得了！別說了，咱兩兒該打更了！ 
更夫乙：幾更天啦？我都打糊塗了？ 
更夫甲：得了！得了！別打了！我瞧這天反正也亮不了！ 
更夫乙：這叫甚麼天哪？ 
更夫甲：這叫「未央天」！ 
 
※ 起音樂，劇終，落幕。 
 


